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第 2 期）      003622
  J. Shanxi Agric. Univ.（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2 Vol. 25 2026

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黄思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基于对山东 Y 村中药材产业的实地考察，通过建构

“主体—能力—效益”分析框架，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民以家庭经营形式

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充分调动熟人社会的内生资源，以抱团发展的形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在村庄范

围内形成横向聚集、纵向体系的乡村特色产业组织形态。而且，基层组织供给公共服务、链接国家资源、维护产业秩

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升级和正规化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经历村庄—市场双重分工过程，农民家庭在紧密分工过程

中建立利益耦合机制，他们在经营内容与利益取向上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构成经营共同体，强化村庄共同体意识。研究表

明，发挥农民主体性与能动性，支持农民家庭经营，有助于激发村庄活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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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

民产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引导农民发展适合

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该文件指明新阶段发展乡

村产业的路径与目标，鼓励农民以家庭经营形式

参与产业发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壮大县域富

民产业的重要抓手，整合县域资源，让更多的农

民就近就业，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

民。因此，关注县域乡村特色产业，分析产业内

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有助于厘清政府

与农民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边界，从人民群众的集

体创造中汲取智慧，真正实现立农、为农、兴农

的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中央和地方对

乡村特色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全国各地自发

探索多样化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践，学界围绕

这些实践形成丰富研究成果。从主体维度来看，

主要有三种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

第一种是资本下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

径，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释

放 政 策 红 利 和 市 场 利 润 等 因 素 共 同 引 致 的 结

果［1］，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就业［2］，促进土地规

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但是资本下乡的实

际效益面临一定争议［4］，在部分实践中农户的土

地长远发展收益可能受到挤压［5］，部分地区土地

流转领域出现“非粮化”倾向［6］，同时存在因资

本自身因要素长期配置失衡而导致项目停止甚至

“烂尾”的现象［7］。

第二种是政府主导下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

径。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围绕产业形成发展目标

约束和政府竞争激励的激励结构，为获得相对优

势积极培育地方产业［8］。但是，在经济条件较差

的地区，地方政府在强激励与弱惩罚的激励结构

下频繁调整产业方向，一定程度上陷入低水平重

复建设的困境［9］。而且，地方政府出于治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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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考虑，偏好向规模农业倾斜的治理策略［10］，

即政府存在大户偏好。政府和资本都是以外在于

村庄的力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在村庄落地发展，

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规模想

象”和“去小农化”趋势［11］，是悬浮于村庄、脱

离小农户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方式，不利于乡村

可持续发展。

当前，许多学者注意到发挥村庄内生力量的

可能性，关注村社理性的积极作用［12］，如通过村

集体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是一种强调村庄自

主 性 和 农 民 主 动 性 的 内 生 型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方

式［13］。村社统筹发挥积极作用，在土地配置、农

民动员以及公共品供给三个方面，推动以农民家

庭经营为基础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14］。不仅能够

提升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保障家庭经营自主权

和农业利益完整性［15］，还有助于将产业发展活动

嵌入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脉络之中，有助于减

缓村庄空心化问题［16］。

以上研究主要从乡村特色产业的发生学角度

分析了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从主体—行动视角

考察不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发展效益，背

后存在“弱势小农”预设，小农户是被动的客

体。诚然，分散小农需要组织和整合，但是农民

家庭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具备自主决策的能力，尊

重农民主体性需要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因此，

对乡村特色产业的全面考察还需要从微观层面考

察农民家庭参与产业发展的逻辑与方式，探讨农

民家庭经营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推

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主体，直接影响农

民的参与情况，而且影响乡村特色产业收益分配

的关键因素主要是农民家庭参与乡村特色产业的

方式。

基于此，本研究从农民主体性实践角度出发，

关注自下而上的农民集体探索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实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

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重点分析了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家庭参与方式和组织形式。

本研究重点考察鲁西南地区 Q 县特色产业——中

药材产业起源地 Y 村的产业发展过程，深入认识

农民家庭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内在动力与产业规模

化的扩张机制，有助于明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政策制定和地方产业发展探索提供经验支撑和参

考依据。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一））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内生发展理论的兴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乡

村边缘化问题的反思，也称为内源式发展。1975
年，联合国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内生发展概念，

作为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新模式［17］。从内源式发

展的概念发展来看，强调发展的过程由本地控

制、发展的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的利益保留在

本地［18］。从发展动力来看，内生发展强调从地方

社会的内部视角、自下而上地推动乡村社会摆脱

发展困境，资源开发、农民参与和地方认同是内

生发展的基本要素［19］。从可持续视角来看，内生

发展应当重点培育内生主体发展能力、营造共同

价值［20］。从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内生发展依托

乡村熟人社会进行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

员［21］。总体而言，内生发展以内生主体、内生动

力、地方资源、发展能力、社会共识等要素为条

件，内生发展理论强调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平等

发展权利，这一点契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根本目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特

色产业内生发展主要依托本地农业资源，以本地

农民为经营主体，受到农民自发参与市场的行为

驱动［22］。以乡村特色产业为载体推动乡村内生发

展，让农民共同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共享乡

村特色产业收益，有助于实现农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基于此，本研究将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模

式定义为以农民为主体、发挥农民能动性、实现

产业发展综合效益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并

且，沿着“谁来发展—怎么发展—发展效益如

何”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脉络，分析乡村特色产

业的发展主体、发展能力如何实现发展效益的实

践逻辑。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高度嵌入熟人社会

结构，熟人社会是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社会

基础，但是社会基础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

作用、农民以何种形式组织起来，还需要进一步

分析。

（（二二））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分析资料来源于在山东 Y 村的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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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该村从计划经济时期

的小面积药材种植基地，到改革开放后农民自发

聚集形成小规模药材集市，现如今发展为国家级

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材产业经历近 40 年发展，

产业规模较大，产业链较长，产业体系基本成

熟，为该村和周边农户提供参与产业发展的经济

空间。Y 村共 2000 余人，400 多户，12 个村民小

组，共有 100 多公顷 （1500 多亩） 土地，以中药

材为主导产业。该村约 80% 的农户参与中药材产

业，形成种植户、销售户、加工户等专业户。计

划经济时期，该村划出 1. 33 公顷 （200 亩） 土地

种植道地药材，如牡丹、芍药等。20 世纪 80 年

代，该村农户自发沿街摆摊形成药材集市，因交

易成本更低、药材价格低廉，集市被保留下来，

仍然延续逢三、八赶大集的传统，每月有六天

集。2014 年，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形式建设占

地 46. 67 公顷 （700 亩） 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专业

市场设立市场管委会进行正规化管理，市场内有

460 间店铺，60% 商户为本村人，其余为周边农

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药材产业辐射面扩

大、产业链延长。截至 2024 年，该县中药材种植

面积约 0. 87 万公顷 （13 万余亩），发展中药材加

工业，建设药材产业园。中药材产业已成为该县

的支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效益明显。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考察 Y
村的中药材产业发展历程，分析乡村特色产业发

展过程中的农民家庭、村级组织、地方政府的角

色与行为，进一步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实现内生发

展的实践逻辑。在资料收集阶段，通过深度访谈

和实地观察收集一手资料，实地走访药材集市、

专业市场、中药饮片厂、山药加工作坊等场地，

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村级产业治理、家庭经

营、市场管理等主题访谈村干部、种植户、销售

户、加工户、饮片厂管理人员、市场管委会管理

人员等各类主体 30 余人。在资料分析阶段，主要

采用定性分析方法，通过梳理中药材产业的发展

历程，沿着“农民参与—集体统筹—地方集聚”

脉络解释乡村特色产业如何实现就地产业化发

展，建构“主体—能力—效益”分析框架解释乡

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内生主体—能动发展—

综合效益”实践逻辑，以此增进对乡村特色产业

内生发展实践机理的理解。

三、抱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内

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发挥“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优势，以农民

家庭为参与主体、以基层组织为统筹主体，一方

面有助于保持农民家庭经营自主性，在成本优势

和弹性优势的基础上动员村集体整合资源，对接

自上而下的资源，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

面，产业发展嵌入熟人社会，有助于发挥熟人社

会内部的社会资源的纽带作用，将农民家庭组织

在一起实现抱团发展。

（（一一）） 以农民家庭为自主决策的经营主体以农民家庭为自主决策的经营主体　　

农民家庭是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直接主

体。改革开放之初，为增加家庭非农收入，少数

村庄精英发现外地客商来本地采购道地药材，从

中发现贩运药材的商机。遂相约十几户农户前往

甘肃等地采购药材丰富品种，满足客户多样化需

求，回村摆摊形成最早的药材集市。这些具有冒

险精神的农户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村庄通

过“传帮带”带动更多农户进入中药材产业，实

现扩散经营。后续规模逐步扩大，从农民自发形

成的集市、到村级组织统筹建设的地域性专业市

场。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集市上卖药材的农户可

收入 50 元/天，对当时普遍务农的村民来说吸引

力较大，在经济激励下该村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入

中药材产业。药材销售成为该村农民家庭的主要

收入来源，部分农户种植药材或者加工药材，农

民的家庭发展动力与中药材产业相互促进。最初

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少部分村庄精英外出采购，

因利润可观吸引更多农户加入，扩大产业规模，

增强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效益辐射范围扩大，

甚至吸引周边村农户加入，也为周边村老年人提

供打零工的就业机会。

中药材产业最开始只有少部分农户种植和销

售，种植规模较小，销售也是以行商的形式在集

市上阶段性摆摊。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户推动

产业环节细分，缺少家庭经济资本和经营能力的

农户开始专注药材种植环节，以自家土地为主，

一般 0. 27~0. 33 公顷 （4~5 亩），种植“一年成”

（即当年种当年收） 的药材品种，如山药、丹参、

益母草等，投入不高但见效快，在非农忙时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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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种植户在药材市场打零工，如包装工或装卸

工。少部分发展为专业种植户，种植规模在 0. 67
公顷 （10 亩） 以上，需流转不从事种植环节农户

家的土地，一般种植高投入、高价值、高风险的

药材，比如 4~5 年才能收成的牡丹和白芍。部分

农户转向药材加工环节，主要针对本地种植的道

地药材，包括山药、丹参、熟地、白芍等品种，

初步统计该村有 40 户山药加工户，3 户白芍加工

户，这些家庭作坊只能进行药材初加工，一般供

给本地中药饮片厂和本村药材市场的门店。在专

业市场建设好之后，早期在集市销售药材的农户

家庭积累较为丰厚，共计约 260 户购买专业市场

内商住一体的房产，以坐商的形式销售药材。另

外，最初不从事药材种植、加工或销售的农户也

被吸纳到中药材产业的配套环节，该村有 8 户运

输户，以夫妻搭配的形式运输本地药材，还有部

分农户从事餐饮、快递等其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

配套服务。

当乡村特色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

民家庭经营的专业化程度随之提高。究其原因，

第一，产业发育阶段环节单一，经营方式简单粗

放，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同一产业环节后，该环

节利润被分割，难以满足部分农户的利益预期，

因此寻求新的利润来源，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上下

游拓展产业环节。第二，当产业规模扩大后，随

着产业环节分工深化与配套服务的供给，部分农

户为提高劳动效率会选择压缩其经营环节，通过

提高专业程度、从事单个环节来增强市场竞争

力。这是“理性小农”以市场为导向深化生产专

业化水平、促进产业环节细分。产业规模扩大带

来的经济空间，刺激其他农户涌入该产业，并且

在市场导向下自发生成市场供给服务的配套主

体。但是当进入该产业的农户数量即将饱和时，

农户所获得的利润会被拉到平均水平。所以，如

果农户仍然想获得较高利润，就必须通过提高生

产专业化水平或者向产业链两端发展，围绕产业

发展需要供给市场服务或产品。产业发展的规模

效应有助于深化专业分工，而且这种提高生产专

业化水平、产业环节细分的分工模式让农民家庭

的生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产业链延伸

和产业良性发展。

（（二二）） 以基层组织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以基层组织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基层组织是推动中药材产业升级的统筹主

体。村庄既是农民的生产空间也是生活空间，农

户的角色也是复合性的。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具有

多重社会角色，包括村组干部、民间组织成员、

家族权威等。特别是村组干部都是兼业干部，他

们是产业发展带头人或者经济效益突出的精英群

体。他们的村干部身份与经营主体角色重合，他

们的利益在村，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高度关联，

有较强的意愿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并将其与

村庄治理结合。而且，他们更了解其他农户的产

业发展需求，对产业发展规划有更清晰的认识，

有助于形成更务实的村级产业治理行为。因而，

村组干部有较强的动力推动村级组织在产业发展

过程中发挥统筹作用。

在乡村特色产业规模扩大过程中，农民家庭

也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产生内生需求。基层组织

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治理的抓手，与村民自治组

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

有助于以治理促发展。同时，产业发展过程中有

许多公共建设是单家独户难以解决的问题，基层

组织需要具备回应农户需求的能力，围绕产业发

展供给公共品和基本秩序，解决单个农户力所不

能及的事情，如基础设施建设、集市经营秩序

等。否则在单纯的市场逻辑下，分散的农户意见

统一成本较高，面临公共建设成本高、组织成本

无人承担的发展困境，乡村特色产业可能只是昙

花一现，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乡村特色

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外部市场收益有限倒逼

本地市场竞争，农户之间因为相互恶性竞争对产

业发展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还需基层组织维持产

业经营秩序，塑造、维持良好的产业发展秩序。

中药材产业发展初期是农户自发在村中心摆

摊集聚，形成药材集市的雏形，早期参与的农户

较少，基本可以维持自发秩序。随着越来越多的

农户加入药材集市，村中心的空间容纳不下。

1993 年，为了扩大药材集市规模，村级组织主动

向乡镇申请将村主干道从 4 米拓宽到 16 米。而

且，药材集市规模扩大后，具有人员复杂、流动

性大的特征，存在无序摆摊、占道经营、影响交

通、纠纷增多等问题，因此村干部在药材集市开

市期间负责维持基本秩序，协调农户因摆摊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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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调解农户与客户交易纠纷。1998 年，药

材集市蓬勃发展，但是集市辐射面扩大、人员增

多，不便于管理，因此，村级组织希望建设固定

市场对药材集市进行规范化管理，与乡镇政府合

力推动建设新的固定市场，利用村庄中空闲的小

学校园搭建简易市场，村干部、党员带头搬进市

场，以此示范、动员集市中其他药材摊贩搬到新

市场。2014 年，该村中药材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辐射周边村，带动本地农民创业就业，县政府积

极推动、村级组织积极申请建设专业市场，村级

组织动员农户流转土地、协商土地流转费。新的

专业市场启用后，原有的市场因地理位置偏僻被

弃用，市场与村民聚居点之间修建长度为 1 公里

的马路，道路宽阔、交通便利，成了新的露天集

市场地，村委会在本村聘请专人打扫卫生。从该

村中药材产业发展历程来看，基层组织承担公共

服务供给、向上链接资源、维护产业秩序的职

责，为推动产业升级作出贡献。

（（三三）） 以熟人社会为产业嵌入的地域范围以熟人社会为产业嵌入的地域范围　　

熟人社会是中药材产业形成地方集聚的空

间，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是高度嵌入地方社会

关系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以“家庭经营、村庄

集聚”的形式实现就地产业化发展，村庄既是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具体空间，还承载推动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主体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产业发

育阶段，进入产业的信息、技术、资金等要素是

以亲缘、地缘关系等紧密社会关系为纽带在农民

家庭之间传播，是通过强关系进行的社会动员。

这种在充分动员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传帮

带”，使农户之间通过低成本学习进入低门槛产

业，可以迅速在村庄场域中实现乡村特色产业的

扩散经营［24］，快速扩大产业规模，形成规模积聚

效应。一般易于模仿、传播的乡村特色产业具有

低门槛特征，与农民家庭经营能力相匹配，单个

家庭容易进入该产业，且难以对其他人形成排

斥。同时，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农民家庭经营

遵循风险厌恶逻辑，只有他们信任的人进入新的

产业且获得可观收入后才会模仿［25］。因此，作为

重要社会支持系统的亲属关系成为农户带动亲属

进入该产业的主要渠道，还能够在“恩惠”过程

中积累人情面子。

另一方面，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基于亲缘关

系、地缘关系等建立起来的家庭协作网络是与具

体的空间相联系的，并且在协作过程中逐渐形成

趋于稳定的关系，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比较低。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专业市场是嵌入地方社

会的经济空间，村庄中高密度的社会关系为农户

的经济行为提供信任基础［26］。农户既是市场主体

又是村民，双重角色为市场交易提供便利。农户

以地方社会作为产业集聚范围，以社会关系作为

产业协作纽带，发挥地方性共识等要素作用，提

高产业内部运作效率，在熟人社会内部的信任基

础上进行市场交易，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增强

整体市场竞争力的目标。

从产业运作的角度来看，乡村特色产业的专

业化程度提高，产业环节分化程度必然相应提

升，各环节之间聚集在相近的空间内有助于充分

动员村庄社会资本，减少运输时间等，从而降低

各环节的协作成本，整体提高该村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在药材销售环节，农户需要共同外出采购

药材，药材种类的丰富性和专业性是竞争力来源

之一。但是单家独户的单一品种药材的采购量相

对有限，市场中有亲缘关系或好友关系的农户会

在采购时抱团合作，不仅有助于丰富进货品类，

共同进货还有利于提高议价能力、降低资金压

力。在平时销售药材的过程中，农户之间互相调

货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农户如果没有客户需要的

药材品种，会去相熟的农户那里以成本价调货，

并不会在一次交易中直接竞争客户。

四、紧密分工：乡村特色产业内

生发展的实践逻辑  

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过程中，农民家庭

通过村庄—市场的双重专业分工实现能动发展，

建立经营共同体。首先，在以农民家庭为经营主

体的基础上的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在村庄

内部的专业分工体系。其次，在村庄形成产业集

聚和市场优势后，以村庄为单位在外部统一大市

场中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专业分工，在这个过

程中该村只是市场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通过双重分工过程实现村

庄的两次整合，在第一次专业分工过程中，农户

建立利益勾连的形式，实践利益耦合的过程；在

第二次专业分工过程中，农户建立共同利益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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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成为利益耦合的基础。紧密分工是乡村特色

产业内生发展的演进逻辑和生产组织形式，农民

家庭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基础上有机组合

在一起，在彼此之间通过围绕产业发展的经济活

动实现利益耦合，并且这种经济利益的整合有助

于促进村庄社会整合。

（（一一）） 内生主体内生主体：：家庭经营与弹性优势家庭经营与弹性优势　　

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是以本地农民家庭为

经营主体。产业发育阶段和规模扩张都是在村庄

内部完成的，生产经营的商品化、专业化与市场

化程度较高。农民以家庭经营的形式直接参与产

业发展，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进而对农户的家庭

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在农户自主决策的基础上围

绕乡村特色产业环节进行专业分工，农户在生产

专业化过程中推动产业横向规模化发展，并且在

家庭发展动力推动下促进产业环节细分。如中药

材产业逐渐衍生出专门的种植、加工、销售等环

节，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在生产环节，有种

植户、加工户和饮片厂等。在销售环节，有专业

市场中的个体户、集市上的摊主、饮片厂的业务

员等。该村农户销售药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

专业市场内有固定门店的坐商，另一种是在村中

心主街逢集市时摆摊的行商。两种模式并不完全

分开，专业市场中的坐商也会去集市摆摊。并且

围绕中药材生产、销售，配套有农资、运输、装

卸、包装等服务主体。

农民家庭是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市场主体，

以家庭经营的形式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家庭经营

的成本优势与弹性优势与乡村特色产业技术含量

低、准入门槛不高的乡土特征具有内在契合性。

一方面，农民家庭经营形式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具

有成本优势，农民在家庭内部配置劳动力，利用

家庭资源作为生产资料，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

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比较低［23］。其中，劳动力成

本又包括基本生活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监督成

本，在家庭内部生活的成员，劳动力成本几乎不

计算在内，并且家庭成员可以为家庭发展目标进

行最大限度的自我剥削，劳动的监督成本也比较

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基础比较好，他们形成

发展合力是降低沟通成本的关键。而且，家庭经

营的形式降低生产继替成本，即人力资源成本较

低。在药材销售环节，农户需要专业的药材质量

鉴别能力和资金、人脉等资源，在家庭内部可以

低成本方式实现传递和积累，而且家庭经营过程

中农户家庭生活与生产的边界模糊，培养家庭下

一代的成本比较低，从小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

的人比新进入该产业的人学习成本、适应成本更

低。当地村民形容这一过程“像搓麻绳，慢慢就

捻进去了”。生产资料成本主要是土地和宅基地，

在集体土地所有制背景下，农民有免费承包、使

用土地和宅基地份额的成员权，比如药材加工作

坊基本都是利用自家房屋。

另一方面，家庭经营具有“船小好掉头”的

弹性优势，这是农民家庭经营生命力和市场适应

力的重要体现。农民家庭在自主决策过程中进入

中药材产业，根据家庭经营能力选择经营内容，

并且在家庭生命周期有侧重地调整经营策略，是

一种契合家庭发展要求的家庭经营策略，弹性比

较强。这种家庭经营的弹性受到家庭经营能力与

家庭经营动力的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家庭经营

能力是由家庭资本、劳动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家庭经营动力则主要受到家庭生命周期和家

庭经营能力的共同影响。当家庭生命周期处于劳

动力比例较低、受供养比例较高阶段，家庭再生

产的压力较大，当其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时，农

户偏好选择经济收益更高、风险更高的经营性生

产活动。药材销售是经营性活动，在“传帮带”

作用下村庄中大多数农户进入该产业环节。少部

分家庭资产较少、缺乏经营能力的农户则选择种

植药材，或者从事配套服务。但是当农民家庭生

命周期进入劳动力比例较高、受供养比例较低的

阶段，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减小，更偏好收缩经

营项目、降低生产风险，选择更具“性价比”的

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与经营活动。

（（二二）） 规模扩张规模扩张：：双重分工与利益耦合双重分工与利益耦合　　

农民家庭是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内

生主体，家庭再生产动力有助于发挥农民的主体

性和能动性。乡村特色产业的横向规模化与纵向

体系化的实现，是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主体性实

践与集体探索的结果。经历产业发育与产业规模

扩张阶段，中药材产业分化出多个产业环节，既

有本地生产环节、加工环节，也有对外销售环

节，这些产业环节是以专业分工为基础，各环节

之间紧密连接、彼此依赖。从种植到销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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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参与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之间达成合作，

才能将最初的农产品变为消费者可接受的中药

材。这种以能人带动为起点的乡村特色产业，吸

引大多数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农民家庭通过“抱

团发展”在村庄范围内形成产业聚集，实现外部

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

本、提高交易效率，在外部大市场上增强乡村特

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产业发育阶段，能人带

动、农户参与和村庄集聚过程中形成产业规模，

仅限于在单个产业环节中市场主体单纯在数量上

增长，以此产生横向规模效应，有助于打开市场

知名度，形成产地优势和市场中介优势。在实现

横向规模集聚后，农户通过专业分工细分产业环

节，在合作基础上形成产业链，达到纵向规模效

应，实现产业一体化发展，这一点构成提升乡村

特色产业在外部大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在双重分工基础上，农民家庭的经营活动被

整合到一起，分散农户之间建立利益耦合机制。

他们具有自主决策权，作为市场主体选择从事何

种经营活动，在能人带动和扩散经营的过程中农

民家庭的经营活动具有趋同性，产业集聚带来的

规模效应增强该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直观的经济

利润刺激农民家庭进一步“抱团发展”，使得各

产业环节中的市场主体之间建立利益关联和利益

耦合机制。利益耦合机制的建立还需要通过实践

将其落地、固定，否则发生利益冲突时这种利益

耦合机制就变得非常脆弱和容易解体。产业环节

相互依赖，产业一体化发展将分散农户的经济利

益整合在一起，通过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经

济利益和利益分配过程来实践利益耦合机制。也

就是说，产业链接打通了各产业环节的产品流通

渠道，将各个产业环节的分散农户勾连起来，最

终输送到市场中并生成产品利润，基于此农民家

庭的经济利益也具有了连贯性和一致性。在循环

往复的产业运作过程中，这种利益勾连模式和利

益耦合机制不断被调动起来，深化农民家庭对乡

村特色产业利益共同体的共识。而且，产业链接

不是抽象的产业环节之间的勾连，而是具体的市

场主体之间建立的稳定交易形式和利益关系。特

别是当这种交易形式和利益关系建立在原有的村

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市场主体间的关系不仅受

经济利益的驱使，还受面对面熟人关系的影响，

是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对亲朋好友的互惠

行为。

（（三三）） 综合效益综合效益：：共同经营与社会整合共同经营与社会整合　　

乡村特色产业以农民家庭为经营主体，他们

在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基础上构建经营共同体，

在经济利益和社会交往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和多

重关联性。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信息透明化和信

任程度较高，有效提高交易效率与经济利益，有

助于强化分散农户的利益耦合机制与社会整合意

识。不同于城市的陌生社会，市场主体之间建立

的是匿名性的市场交易，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交

易风险较大等问题。但是乡村特色产业高度嵌入

村庄社会，同时专业市场是坐商交易形式，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民家庭在经营过程中的机会

主义行为。乡村特色产业在内生发展过程中经济

活动高度嵌入村庄社会，村庄将流动的市场资源

在某些环节整合在具体的、固定的空间内，熟人

社会的性质使得市场主体之间增加信息对称和相

互信任程度，极大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

和提高交易效率。而且在村庄之外的市场主体看

来，信息的汇集、产品的丰富等优势都有助于降

低交易成本，与具体空间结合的规模产业生成产

地优势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种对外部市场主体

的吸引力也有助于整合分散农户。

从经济层面来看，双重专业分工过程明晰村

庄的利益边界与利益结构，产业一体化和产业环

节链接使得农民家庭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或关联

性。农民家庭作为市场主体是产业环节链接的实

践载体，通过建构利益耦合机制形成经营共同

体，并且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勾

连产业环节，实践利益耦合机制。而且，乡村特

色产业的准入门槛不高，在村庄内部具有非垄断

性，难以让农民家庭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分化为

多个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形成激烈竞争。

产业门槛不高还具有另一个影响，在同一产业环

节中，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存在去分化效应，在

市场需求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入同一产业的

农民家庭越多，相对稳定的市场利润要分配的对

象越多，也越不容易形成两极分化的情况。加之，

农民家庭的经营活动存在回避竞争的机制，他们

通过合作增强规模效应和促进产业升级更有益于

整体利益最大化，这种回避竞争机制增强经营共

同体对单个农民家庭的保护作用，促进社会整合。

从社会层面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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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家门口”的经济机会，农民的生产、生活

并未完全脱离村庄，农民的身份意识具有一贯性

和一致性，社会地位没有等级分疏。农民还是在

他们自小长大、熟悉的村庄场域中生产、生活，

基本上对个人身份的认同还是农民。因而，在村

庄内部虽然有经济分化，但是没有明显的社会分

化，原有的村庄秩序能够有效保持。相比之下，

当农民以分散形式进入外部市场时，职业分疏往

往成为社会分化的主要动力，而且不同职业的就

业地点、就业形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具有较

大差异，使农民在关系和地位上形成较大分化，

如工业雇佣关系中因为经济两极分化带来的不平

等的依附关系。农民家庭的经营活动具有一致性

或相关性，参与同一个乡村特色产业的农民家庭

在实践过程中建构出一套村庄共享的产业经营知

识。这些知识是在原有的地方性共识基础上新增

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共识，包括技术、规范、习

俗和共同的劳作模式［27］，使得农民共享一套身体

体验和地方共识，促进农民形成共同体意识。

五、结语  

乡村全面振兴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深入挖掘

地方特色资源，培育让农民广泛参与、深度受益

的乡村特色产业，达到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促进

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考察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

展的社会基础和实践逻辑，乡村特色产业的内生

发展是以农民家庭为主体，以“家庭经营、村庄

集聚”的形式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这一过程

中充分发挥内生主体的能动性，农民家庭动员熟

人社会内生资源，通过抱团发展形式在地域社会

形成产业集聚，并且在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驱动

下推动产业双重分工，增强乡村特色产业的市场

竞争力。在纵向的产业一体化和横向的产业规模

化过程中，农民家庭之间实现深度利益耦合，在

农民增收和村庄共同致富的过程中形成对村级组

织的认同感，增强对村庄的归属感，促进村庄社

会整合。乡村特色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体，为乡

村振兴注入产业活力，在经济层面为农民提供经

济机会、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社会层面提高村庄凝聚力、稳定村庄社会秩

序；在文化层面丰富乡村文化内涵，传承和发展

乡村特色文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我国从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民家庭作

为生产经营单位重新获得经营自主权和择业权，

农民可以自由向城市流动，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

速度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去生产化”趋势

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剥离，降低他们生产与生活

的一体化程度。远离市场中心的农村难以为农民

家庭提供足够的经济空间，农村很难成为满足他

们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载体。当农民家庭为了生

计、教育等目标使得家庭成员分散在不同区域，

他们的经济状况、社会境遇、与村庄的利益关联

度都发生了剧变，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村庄共

同体也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村庄的空心化、

无主体化［28］ 进一步压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乡

村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能空间。促进乡村特色产业

内生发展是重建乡村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农村地

区为农民提供创业、就业的经济空间与可能性，

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在保障收入的同时能

够保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与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

性，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足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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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
tries

HUANG S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Y Village，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the ana⁃
lyt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ability⁃benef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the form of household operation， fully mobilize the endogenous resources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promote the 
embedding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to the local society ， thus forming a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organization charac⁃
terized by horizontal aggregation and vertical system within the village.  In additio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provide public servic⁃
es， connect national resources， maintain industrial order，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and regulariz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
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ual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village 
and market， and the farmer household have established a interest coupling mechanism in the  intensive division of labor process， 
and the consistency and relevance in their business content and interest orientation constitute a business community， which 
strengthens the sense of village commun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of farmers 
and supporting farmers' household 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villages， promoting the endogenous devel⁃
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and realizing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Endogenous development；Farmer's subjectivity；Househol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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